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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0期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一些

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给予我们

力量和感动。四川巴中市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

念馆终身名誉馆长张崇鱼便是这样一位闪耀

光芒的人。崇鱼主任是我的贵人、大恩人，人生

的领路人。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务实的工作

作风时常感染着我，我默默以他为榜样，几十

年来，我从他身上汲取了前进的力量。崇鱼主

任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好人”，他的“红

色碑林长征”精神感动了千万人，他和他创建

的碑林一样，将永远矗立在巴山大地上。

崇鱼主任感动我的地方很多，而最触动我

的，是他身上那股特别能吃苦耐劳、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的劲儿。1986年任巴中市（县级）平梁

区（科级）区委书记时，他就在阴灵山创建了阴

灵山书法碑林，郭农、舒同、启功和徐向前、聂

荣臻、张爱萍等2000多位名人名家留下了墨

宝，1300多件作品被凿刻在依山而立的石碑

上，被誉为“中国四大书法碑林”之一。阴灵山

以山势峻峭、林木秀美、山石奇异而著称，书法

碑林的出现，又让这个风光秀美之地平添了浓

郁的书香之气，变得更加声名远扬。即便是在

30多年后的今天，崇鱼主任的举措都无疑是大

胆且具远见卓识的。

巴中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里红叶漫山，红

军将士鲜血浸染大地。巴中是全国第二大苏

区，当年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4.8万余人壮

烈牺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每一位先烈都必须

被铭记。但多少先烈不仅尸骨无存，甚至名字

都不被人知晓、更无法让人铭记。1992年是中

国工农红军入川60周年，已接近退休的崇鱼

主任参加完纪念活动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便萌生了要替川陕苏区红军将士树碑立传的

想法。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和创

举。巴中历来以“老少边穷”著称，贫困程度和

干事难度可想而知。在没人、没钱、没办公室、

没电话，建碑工作不被人理解，甚至红军将士

的骨灰盒都只能存放在办公室的情况下，他不

顾旁人眼光、不在乎任何困难，怀揣自家800元

全部积蓄，义无反顾踏上了碑林建设之路。其

间的艰难困苦不言而喻，经过10余年努力，从

无到有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终于2005年7月

正式落成。在踏上碑林建设之路的30余年里，

他拜访6000余名红军将士及亲属，搜集到16.8

万余名红军将士的英名，收集、整理红军史料3

亿余字，让这座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在巴城之

南的120余亩土地上挺立，诉说着中国红军的

悲壮与豪迈，是民族和人民的精神丰碑，也映

照着张崇鱼老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如今，崇鱼主任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但仍在

为征集红军史料奔波，仍然经常受邀前往各地

讲述红军故事，用行动书写着“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近年更是将珍

藏半生的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他把后半

生全部献给这项伟大的事业，让英烈有了安息

之地，让后人找得到来时路，他也从中找到了

自己的路，一生奉献其中，乐在其中。

我初遇崇鱼主任是1990年，他那时担任巴

中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我刚从成都教育

学院毕业回来，在曾口中学当一名高中语文老

师，经崇鱼主任高中同学、成都教育学院党委

副书记何文成介绍认识，后来跟崇鱼主任有少

许交往。由于我酷爱写写画画，时常在一些报

刊上发表“豆腐块”，得到崇鱼主任赏识，通过

他牵线搭桥，很快我就调到县文教局工作，继

而又调到县人大机关。在崇鱼主任的带领下，

我也有幸一同投身于修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这一伟大事业中。2004年，也就是在将帅碑林

建成的前一年，由于长年近距离在他身边工

作，我以崇鱼主任的故事为原型撰写的报告文

学《丰碑》获得全省首届报告文学奖，算是给他

最好的礼物。

崇鱼主任对事业有着超乎常人的激情，

他如“拼命三郎”一般，除了县人大教科文卫

工作干得好，更是因为碑林建设经常通宵达

旦，为了一丁点线索，时常走南闯北。他到过

很多城市，从来都是办完事就走，从不在当地

的风景名胜驻留；为了节约经费，他时常住最

便宜的宾馆，甚至是地下室，偶尔还被当成骗

子被当地派出所扣留。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

代，他却能坚守初心，将个人价值融入传承红

色精神、铭记历史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奉献，

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一生的坚守。他的执

着，让我明白了，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

心中有信念、有目标，就一定能够克服万难，

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坚守，让我懂得了，做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要持之以恒，不离不弃，

才能收获最终的成功。

除工作以外，崇鱼主任是一个从来都闲不

下来的人，他热爱写作，至今仍笔耕不辍。我总

结他是“一个只要心动、感动，就手动、行动”的

人，每到一个地方，见啥写啥，写日记、写新闻，

当然写得最多的是他自谦的顺口溜。这些顺口

溜以体味人生为主，大多带有民歌色彩，饶有

趣味，可以看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

者那充满理想、勇于奋斗的身影。言为心声，我

深知崇鱼主任为修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呕心

沥血，其情不免自然流露，这便是理所当然。读

罢崇鱼主任七本“顺口溜”，给我的感觉是一种

发现、一种收获、一种心境，更是一种追求。

我时常在想，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度

过一生？无疑，崇鱼主任用行动给了我们答案：

真正的富有不在于物质的积累，而在于精神的

传承。巴河汤汤，青山巍巍，我相信，崇鱼主任

的这种精神，必将在巴山巴水中永远流淌、代

代相传，照亮我们不断前行的路。

永远矗立的丰碑
◎ 苗勇

船缓缓向前，水中偶见几层芦苇，都是青

翠的模样。芦苇小小的，细细的，看起来不堪

一击，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却能安然无恙。风

来，水漫，它随风倾倒，风过，水落，它又直起

了腰杆。

船轻轻推开绿波，人便在绿波中向前。绿

色的涟漪一圈又一圈，追着小船，在小船周围

漾开，合拢，又漾开，无休无止。树是绿的，草是

绿的，迎面而来的风也是绿的，空气好像也带

着绿的清新，骄阳似乎柔媚了，未消的暑气也

变清凉了。

湖中立着一棵碧树，似是香樟，树干没在

水中，只见硕大的树冠。这棵树在水里浸泡了

多久？为何孤零零的，没有一个同伴？立在湖

心，是在等待谁的到来吗？是在默默陪伴谁吗？

是为嬉子湖的鸟而驻守于此吗？平日里茫茫水

面没有一只船，没有一个渔人，这棵树就伴着

湖水，一半在水中安详，一半在阳光下飞扬，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前方灯塔高耸，也是寂寞的

水面上的一道风景。常年在水上的人，在雨夜

里，一见这灯塔，就找到了方向，漂泊的茫然一

下子就消失了，心也就安定了。

这一湖碧水也是异常温柔，宛若一块温润

的碧玉，那样润泽，那样明亮，你却看不透它，

就像你看不透一棵树的心思，一棵树的故事，

一棵树的未来。浩渺的水面，沉静而又开阔，幽

深而又亲切。三年的休养生息，湖中鱼儿许是

寂寞太久，竟然追着我们的船高高跃起。“不违

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

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禁渔之后有了更多的鱼。

船至湖心，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站在船

头，迎着风，却没有东坡先生“浩浩乎如冯虚御

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

登仙”之感，只觉得安心，安稳，安然。

环嬉子湖的青山是笔架山，因形似搁毛笔

的架子而得名。传说，笔架山上有一处风水宝

地，安徽桐城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张家

的祖茔就在此地。

张英官至宰相，张氏与吴氏发生宅基地纠

纷，张英修书一封：“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吴家受到感染，也让了三尺，六尺巷口“懿

德流芳”的匾额名扬天下。

张家的兴旺发达真是因偶然得了一块嬉

子湖的宝地吗？其实，宽厚礼让才是家族兴旺

发达的必然因素，比风水宝地更重要的是高尚

的德行。宝地成就了张家，张家何尝不是成就

了宝地？任是什么地方，有德者居之即为宝地。

不是谁都拥有一片湖的幸运，我们何其有

幸拥有嬉子湖。

“风生锦绣香”，出自杜甫的一首五言

诗，用它形容我平时遛弯要经过的两间房

子倒是很贴切。

“风生锦绣香”在一条老胡同的入口

处，被红、黄、紫、粉的繁花与一蓬蓬绿意装

点着 —— 墙和窗都裹在花草里，像风景区

里透着文艺范儿的民宿，美得像幅画，养眼

又动人。可别真把这儿当成民宿了，这不过

是一户普通人家，只因主人爱花草，才打理

出这般景致。大概是常有人误会，红漆门上

用白粉笔写着一行字，说明这里是自家住

宅。字迹潇洒俊逸，语气也谦逊，虽带着“请

勿打扰”的意思，却让人觉得舒服。这份对

陌生人的谦恭有礼，恰似周遭植物的温润

气质，妥妥是户懂礼的人家。

房子旁边立着一把梯子，可以上到房

顶，踮起脚一看，嗬，连房顶上也种满了植

物，粉一片绿一片的。风轻轻吹着，阳光晃

人的眼，心思给这些花花草草温柔地晃动

着，站在那里兀自发愣。

这是一户怎样的人家呢？我差不多总是

午后出来遛弯，那红漆的门也总是静静地

关着的，看风景时总是会想到打理这片风

景的主人的模样。想来这家人一定心思宁

静，睿智通透。也许他们早已见惯了人生的

风浪，看透了世事，一心寄托在静默的花草

上，在闹市中安贫乐道。

我甚至把他们想象成饱读诗书的诗书

人家，才会在喧嚣忙乱的生活里有这份闲

情雅致吧。

那天，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那条胡同，

走到了“风生锦绣香”，红漆门竟是开着的。

一个中年女子正拿着梳子站在门口梳头，

长长的黑发披在矮胖的身姿上，并不怎么

协调，和我平日里遥想的书香气一点儿都

不一样。她是很平常的中年妇人。她转过身

来，见我看她家门前的花草，很礼貌地向我

点头微笑。很熟悉的笑容。我恍然记起，她

不就是前面街上开小裁缝铺的女人嘛。我

曾经在她那里修改过一条裙子。我马上热

络地向她搭讪。果然是的，只是她早已不记

得我了。她是个健谈的人，原来这两间房子

竟然是租来的。见我惊讶，她平静地说，房

子是租来的，生活可是自己的，得认真热情

地对待。

他们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她在前面

街上开小裁缝铺也十几年了，一直给周边

的人缝缝补补，修剪衣裳，赚点生活费，日

子还算过得去。她丈夫跟着亲戚的装修队

四处揽活干。夫妻俩从农村来，平日里都喜

欢花草，就养着玩，越养越多，就成了现在

这个样子。

问起红漆门上的字，她说是读大学的孩

子写的。脸上欣慰的表情和说花草时的一

模一样，也许这些都是她的骄傲和自豪吧。

我把起名字的事讲给她听。她说自己识

字不多，听着文绉绉的，但是很好听，意思

也好，她很喜欢。我又把“风生锦绣香”打在

手机上给她看，她看了好一会儿，很感激地

向我说了好几遍谢谢。

其实，该说感谢的人是我，她精心打理

这些花草，付出了时间和心力，把美好呈现

给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更可贵的是她

乐观的生活态度，春风化雨一样，影响着身

边的人。

不久后的一天，我发现红漆木门上多了

一道绣花门帘，绣着我告诉她的那句诗：

“风生锦绣香。”

在教育的浩瀚星空中，总有一些人如永

恒的星辰，以无私的奉献与深沉的爱意，为

无数孩子照亮前路。忻元华与滕崇——这

对被网友亲昵地称为“魔法爷爷”与“知心

奶奶”的支教伉俪，正是这样的存在。

1993年，我在宁波高等专科学校求学

时与滕崇老师结缘。作为寝室长，我因管理

出色受到学校表彰，滕老师便对我这位来

自山区的学生格外关照。她邀我到家中做

客，谆谆教导，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的

丈夫——时任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的

忻元华。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执教十余载。

那些年，我将师恩化作春雨，浇灌着一届届

学子，目送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023年9月，一则新闻令我眼眶湿润：

忻元华老师获评“浙江好人”，滕崇老师也

被评为“宁波好人”。我辗转通过记者联系

上滕老师，电话那头传来她爽朗的笑声：

“小谢啊，记者一说我就猜到是你！”这份跨

越30年的惦念，让我们再续师生缘。此后，

滕老师时常分享他们的支教动态——媒体

报道、捐款凭证、学生来信，乃至一张张照

片。照片中，两位老人虽已年逾古稀，却精

神矍铄：忻老师手持自制小火箭，孩子们围

成一圈，眼中闪烁着好奇；滕老师俯身倾听

学生心声，笑容如春风化雨。

在滕老师家中，一杯绿茶氤氲着往事，

她娓娓道来：自2015年起，夫妻俩携手走进

江西、广西、甘肃等7省43所山区学校。忻

老师用可乐瓶、废旧电线变出“魔法实验”，

为孩子们打开科学的大门；滕老师则当起

了心理咨询师，为留守儿童筑起心灵的

港湾。

“这些孩子，和你们当年一样，眼里有

光。”滕老师轻抚照片，指尖划过一张张笑

脸。忻老师曾说：“科学不是课本上的公式，

是能让孩子跳起来触摸的星辰。”而滕老师

总在课后收到字迹稚嫩的纸条：“奶奶，我

可以抱抱您吗？”“与其说您是一个普通的

心理咨询师，不如说您是引领广大同学走

向未来的启蒙老师”“这些问题我们都知

道，我们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怎么改变。

上了您的课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理

课，一节课我掉了三次眼泪”……那一刻，

我忽然懂得：真正的教育，是点燃梦想的火

种，是托起星辰的双手。

今年5月18日至6月8日，17位银龄教

师跨越千里，历时22天时间，深入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木里、盐源、喜德、越

西、美姑、普格7个县的十多所中小学校。忻

老师一到便扎进实验室，用吹风机和塑料

管演示“悬浮乒乓球”，孩子们瞪大眼睛，惊

叹声此起彼伏；滕老师则与教师座谈至深

夜，为一名因父母离异而自闭的男孩制定

心理疏导方案。

最触动我的，是忻老师授课时站得笔直

的身影。他曾罹患重疾，却笑着说：“只要还

能动，就要把科学的种子撒向大山。”而滕

老师总在课后被孩子们簇拥，他们拽着她

的衣角，像依偎着一位慈祥的奶奶。

2025年6月25日，“忻元华银色人才品

牌工作室”揭牌。展厅内，一件件“魔法教

具”诉说着匠心：可乐瓶火箭、防诈扑克镜、

简易永动机……忻老师现场演示“乒乓球

悬浮术”，吹风机嗡鸣中，小球如被施了魔

法般起舞。“这是伯努利原理，空气流速快

的地方压强小。”他将复杂的理论知识化为

了孩子能听懂的话语。滕老师的心理健康

角则摆满手绘卡片，一张写着：“滕奶奶，我

梦见您变成了会发光的云。”她轻抚卡片，

眼眶微红：“山区的孩子不缺聪明，缺的是

被看见的勇气。”

工作室墙上，支教团队合影令人动容：

退休教师、在校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因

同一个信念汇聚。忻老师说：“一个人走得

快，一群人走得远。”

从忻元华工作室归来，我常梦回那间教

室：忻老师调试实验器材时，白发在阳光下

闪着银光；滕老师拥抱孩子时，眼角皱纹盛

满慈爱。他们教会我，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

递，更是灵魂的唤醒。忻元华与滕崇的故

事，是一曲用一生书写的教育赞歌。而我们

这代人，唯有接过火炬，方能让这束光，永

远照亮教育的山河。

展翅 周文静摄

秋行嬉子湖
◎ 魏海霞

风生锦绣香
◎ 耿艳菊

与“魔法爷爷”“知心奶奶”的邂逅
◎ 谢友建


